修改稿说明及正文
再一次衷心感谢专家、编辑老师对本文的评阅和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值此2022年元旦即将来临之际，真诚祝愿专家、编辑老师元旦快乐，身体健康，万事顺意！
笔者完全赞同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并逐条进行了认真修改。本文依据专家宝贵建议修改后，题目更加明晰，概念界定更加准确，语言更加精炼，行文更加合理、流畅。文章修改部分已全部用红色字体标注，以方便专家和编辑老师进一步审阅。具体修改答复如下：
1. 专家提出：根据研究内容，建议题目进行调整。如果题目不加“缘起与嬗变”可以直接用“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发展路径”，或者改为“缘起与嬗变：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历史演变、时代价值与发展路径”。    
笔者完全赞同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论文题目按照专家建议进行了修改。笔者考虑文章中多次出现“缘起”、“嬗变”词汇，并对弓马文化的缘起与嬗变进行了专门阐述，最后将题目确定为：“缘起与嬗变：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历史演变、时代价值与发展路径”。英文随之修改，具体内容见标红所示。
2. 专家提出：文中虽然已给“弓马文化”下了一个定义，但较啰嗦也不规范，建议按照常用的“属加种差”定义法进行界定，同时建议对“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进一步界定。
笔者按照专家建议进行了修改。一是按照“属加种差”定义法对“弓马文化”定义进行了修改界定；二是对“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进行了界定。具体内容见正文标红所示。
3.专家建议：一些文本表达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和精炼。如摘要中的第一句话，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却用了一个句号结束，明显存在语言断句表达的问题。文中还有类似问题。有些语言太啰嗦，建议通读全文，进一步对文本进行精简提炼。开篇的政策性文件建议选取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要精炼；前期研究成果也有些太啰嗦，建议进一步精炼。
笔者完全同意并按照专家的意见进行了修改。通读全文，对语言断句表达、啰嗦语句进行了精简提炼；对开篇的政策性文件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性进行了思考、调整、提炼；对前期研究成果进行了修改、精炼。具体内容见正文标红所示。
4.笔者将本修改稿现有内容，按照《体育学研究》投稿格式进行了调修。
笔者非常感恩专家、编辑老师对本文给予的耐心指导和帮助，特别是专家每次给出的修改建议都很专业、深入、具体，让笔者随着专家的指导不断提升学术写作能力与素养，感激不尽，铭记于心！正是您提供的宝贵建议使论文逻辑、内容质量和论证过程等更加紧凑合理，文章整体质量得以明显提升。
再次祝愿专家、编辑老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缘起与嬗变：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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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把握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提升其传承发展成效，更好的服务新时代体育强国与文化强国建设，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深入访谈法、逻辑分析法对我国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缘起进行追溯，沿循缘起→演变→蜕变→发展的嬗变主线，对游牧民族弓马文化嬗变与发展的形式、蕴意、多元发展进行了阐释；解析了弓马文化的民族精神、品牌兴村、独特珍贵遗产、蕴含教育价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时代价值。提出了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科学路径：深入开展挖掘与整理，强化弓马文化申遗保护；推进弓马文化进校园，筑牢校园文化共同体；打造弓马文化旅游品牌，与经济建设协同发展；举办区域性庆典及运动会，加强弓马文化竞赛与交流；推动弓马文化融入全民健身，促进优秀传统文化数据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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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and Transmutation: the Value of the Time and Development Path i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Nomads of the Northeast Bow and Horse Culture
SUN Bo 1.2 , YAO Jiwei 1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6;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 Daqing, Heilongjiang 163712)
[bookmark: _GoBack]Abstract: In order to grasp the value of northeast nomadic bow and hor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improve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effect, and better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and cultural power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in-depth interviews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e nomads of the northeast bow and horse culture in China, and follows the main line of transmutation of origin→evolution→metamorphosis→development to investigate the form, implicature, plura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w and horse culture transmu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omads. The value of the time of the bow and horse culture such as the national spirit, the branding of the village, unique and precious heritage, education value, and the casting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nalyzed; the nomads of the northeast bow and horse cultur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are proposed. bow and horse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path: Carry out in-depth excavation and consolid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bow and horse culture; Promote the bow and horse culture into the campus and build a campus cultural community; Build a cultural tourism brand of bow and horse and develop in coordination with economic construction; Hold regional celebration games and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competi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bow and horse ;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bow and horse culture into national fitness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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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1]，提出要深入阐释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保护传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2018年1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2]指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9年9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3]强调加强优秀民族、民间和民俗体育的保护、推广和创新，推进传统体育项目文化的挖掘和整理；2021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4]指出要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突出地域和民族特色。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是具有突出地域性的民族特色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文件的颁发论证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性，为研究弓马文化传承发展的时代价值与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游牧民族是指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其主要特征为“随水草迁徙”，由于马匹是其最为主要的交通、生产的工具，因而游牧民族又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 [5]。中国史籍中，常以“长城以北，引弓之国”[6]2902，“逐猎往来，居无常处”[7]5349，“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8]等描述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北方游牧民族主要包括中国北方、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古今少数民族[9]，东北游牧民族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部分。经学术期刊网检索，有关游牧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较少，与本文研究相关多集中于“骑射”的阐述，曹庆华，锋晖（2007）阐述了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弓箭文化和骑射教育，提出了保护传承该文化的意义[10]；黄聪（2008）分析了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体育的分类和特征及文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骑射文化是北方游牧民族体育文化的特色[11-12]；李志向（2013）以那达慕为例阐述了游牧民族体育文化的变迁，骑马、射箭、摔跤“男儿三艺”是那达慕大会的标志[13]；朱君，孟涛（2016）对清代“弓马骑射”政策进行了研究，并对其中蕴含的武术文化信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14]；丛密林，邓星华（2020）对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骑射传统的起源与发展等问题进行考证，研究了骑射形成的先决条件、直接原因及生存发展的土壤[9]；贠琰，陈雨石（2021）从全球史的维度对骑射的产生地点、传播源流、文化背景进行了综合梳理，阐述了骑射的本相，提出骑射产生于高加索地区迁徙至吐鲁番盆地的斯基泰族群[15]。综上所述，以上研究多集中于游牧民族体育史的研究，从考古与史学的视角阐述了骑射的起源、功能与意义，而对于骑射文化的嬗变、价值与发展阐述不足。本文将从新时代的视角主要研究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历史演变、时代价值及发展路径等问题，论述各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缘起与嬗变，分析其时代价值，提出其发展路径。目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传承与保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6]，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在此背景下，对我国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缘起、嬗变、时代价值及发展路径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我国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缘起
我国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据史料记载，共有满、蒙古、锡伯、朝鲜、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柯尔克孜等10个少数民族世居于此。通过对东北各少数民族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的分析与归纳，将曾活跃在我国东北草原及森林边缘地带，过着“随水草迁徙”、“居无定所”的蒙古族、柯尔克孜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锡伯族六个阿尔泰语系马背民族界定为东北游牧民族。
1.1 思索：从“骑射”界定弓马文化的缘起
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恶劣，资源贫乏，周边政治、军事形势变化频繁的大环境中，其文化往往有两个主要特征：一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二精骑善射，崇尚武勇[10]。最新研究表明，中国骑兵之肇始应在春秋时期，长期与戎狄毗邻的秦国和晋国最早拥有骑射手[17]108-113。同时，据《战国策•赵策》记载，赵武灵王时期因与精骑射的林胡、楼烦等游牧族群碰撞，吸收了对方的衣冠与战术[15]，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2年颁布“胡服骑射”的改革诏令，中原地地区成建制的骑兵、弓骑兵肇始[18]。骑射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锡伯、达斡尔等少数民族的共同习俗，以木兰围场行围为例，清朝康熙、乾隆、嘉庆等皇帝曾多次在此行猎、宴会、召见、习武[14]。沿循这一认知逻辑，所谓“骑射”指骑马射箭的“骑术”和“射术”技艺的结合，显然也指代一种军事武艺。战国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统称“胡”，其中主要为“林胡”和“楼烦”，可见，骑射技艺源于北方游牧族群。而北方游牧民族又以“控弦”“弓马”等词汇指代骑兵与骑射[9]，由此“弓马”是包含“骑射”的又一代名词。从“弓马”相关维度看，它是游牧民族狩猎活动、军事训练、骑兵作战中的必备条件，亦是祭祀、民俗节日及休闲娱乐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9]。从文化人类学视域看，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生活的变化，弓马文化是游牧民族族人在骑马、射箭的基础上，开展的以表演、娱乐、竞技为目的蜕变而成的文化形式，是后天掌握形成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和技巧，是一种文化的嬗变。综上所述，弓马文化是“骑术”和“射术”技艺结合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是东北游牧民族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在表演、娱乐、竞技等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多元骑射形态。新时代弓马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文脉赓续，塑造了民族文化认同和族人的文化自信。
1.2 生存：弓马文化生成的土壤与背景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游牧民族弓马文化是游牧族人的“骑射”技艺在长期的军事战争、宗教祭祀、民俗庆典等活动作用下生成的结果，由于经济的主要原因，北方游牧民族养成了其好战掠夺的民族个性，引发了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长达几千载的战争[19]。可见，弓马文化既是身体动作技能，又是东北游牧民族生存手段。由于东北各游牧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军事文化、宗教信仰等各有差异，弓马文化的生成土壤和背景也有所不同。
蒙古族是我国最为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始源于古代望建河东岸一带，以畜牧为生计，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关于蒙古族的起源，当代多数学者认为蒙古人出自东胡一支。生活在广袤草原上的蒙古族先民们，为了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游牧成为其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弓箭、马匹成为其主要的生产、生活及军事战争的工具。蒙古族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原，建立蒙古帝国，弓箭与铁骑的完美结合发挥出绝对的作用，蒙古族的弓马文化是民族不断发展的重要标志。新中共成立以后，东北地区共设置了吉林前郭尔罗斯、黑龙江杜尔伯特、辽宁喀喇沁左翼以及辽宁阜新等四个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弓马文化源自其生产、生活与军事，闻名于世的“那达慕”是蒙古族弓马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展现形式，是世人了解、认识与体验蒙古族弓马文化的重要途径。
东北地区的达斡尔族主要分布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一带，辽宁省也有少数达斡尔族居民。关于达斡尔族的起源，史学家大多认为其属辽代契丹的后裔，其佐证为当地的一个传说：在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因需要在“原来的地方”修边堡而驻扎定居于此，依靠游牧生活，成为达斡尔的祖先[20]。这一观点通过对契丹与达斡尔族DNA的相关实验也得到了证明。作为曾经纵横东北大地的契丹族后裔，达斡尔族在生产、生活以及军事上，均沿用了契丹族的习惯，保持了契丹族的特征，游牧是其生产生活的主要形式，弓马是其重要的生产工具与战争武器，达斡尔族能征善战，为入关巩固后方曾三征索伦，故有“索伦骑射甲天下”之说。由此可见，达斡尔族骑射能力的勇猛强悍，弓马文化则蕴含于骑射之中流传至今。 
鄂温克族的祖先并非以“鄂温克”自称，据《隋书》记载，在北魏时期，今黑龙江流域出现的“室韦”与鄂温克的起源有密切关系[21]，书中记载了长期以狩猎和捕鱼为生的黑龙江上游及中游流域的室韦人就是鄂温克人。可见，鄂温克族是生活在大山林中的狩猎民族，印证了鄂温克人古老的历史和游牧的生活方式。通过鄂温克族史料研究，射箭是鄂温克人常用的狩猎工具，经过漫长历史的浸透、沉淀与升华，凝聚成独具鄂温克族特色的弓箭文化。马匹作为其主要的交通、运输、狩猎的工具，马文化在鄂温克族传统文化体系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综上所述，鄂温克族的弓马文化衍生于生产生活，并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承至今。
鄂伦春族的缘起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脱胎于“室韦”；另一种观点是“肃慎”的分支，学术界多倾向于后者。元朝时，鄂伦春人被称为“林木中百姓”和“北山野人”，明朝时黑龙江以北有“乘鹿以出入”的“北山野人”，就是指游猎于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以精奇里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的鄂伦春族。鄂伦春人一年四季都游猎在茫茫的林海中，猎马、猎狗、弓箭是鄂伦春族猎民不可或缺的帮手，史书中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描述：鄂伦春人跨马悬弓，旁伴猎狗，驰骋于茫茫草原、穿梭于茂密林海，追逐野兽、游牧牛羊[22]。由此可见，作为东北地区人口数量最少的族群，游牧射猎是鄂伦春人最为主要生存、生活方式，弓马文化与其生活方式与生产手段的关联最为密切。
锡伯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有关其族源众说纷纭，通过对史料的研究发现，在众多的族源观点中，鲜卑说和女真说占据主流地位。16世纪前，锡伯族世居于我国东北地区平原以及呼伦贝尔大草原，游牧是其主要的生活方式，后因清乾隆年间为增强新疆地区的戍边力量，征调了部分锡伯族西迁至新疆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致使部分锡伯族人西迁新疆。锡伯族人酷爱骑射，男孩子出生伊始，家门口用红线悬挂一副小弓箭，宣布又一锡伯族男子汉出生，长到五六岁时，便开始学习骑马、射箭，开启其骑射生涯[23]。由于锡伯族将骑马射箭视为生存之本，生活之技，因而享有“射箭民族”的美誉。可见，锡伯族的弓马文化对锡伯族族群的发展极其重要，是锡伯族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内核。
柯尔克孜族是我国具有古老历史的少数民族之一，《史记·匈奴列传》最早出现了对柯尔克孜族先民的记载。柯尔克孜族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是游牧和渔猎，靠天养畜，以渔猎为生。柯尔克孜族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五家子屯也有数百人聚居，是十八世纪从新疆迁去的[24]。长期的游牧和狩猎活动使柯尔克孜人骑射技艺高超，弓马文化产生于游牧与渔猎过程中，是该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柯尔克孜族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3 同根：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共性
我国东北地区游牧民族的弓马文化虽然在地理环境、民风民俗、宗教信仰上有所不同，但在文化生成的形式、内容以及环境上大体相似，有史上兄弟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痕迹为证。首先，从形式上看，弓马文化均产生于各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与军事活动，作为各游牧民族最为主要的生产工具，马匹和弓箭在应用范围、使用形式、运用对象等方面，均具有共同的作用，为东北地区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溯源提供了支持与保障。其次，从内容上看，弓马文化所彰显的是各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及军事特征。因游牧的需要，马匹与弓箭是其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因交通、运输、迁徙的需要，马匹是游牧民族主要的交通工具；因军事活动的需要，弓箭与战马就成为各游牧民族保护家园、守护疆土、确保族人生命财产不受侵害的重要保障。第三，从环境上看，游牧民族的社会属性及特征决定了草原、森林是其主要的生活场域，相同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相同的生产方式，也促使了各游牧民族的弓马文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25]。另外，东北各游牧民族在族源上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例如：具有女真族相同族源的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锡伯族，族源的相同性使得各游牧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决定了彼此间弓马文化的同质性，这对于东北地区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溯源，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2.我国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嬗变与发展
2.1 传统与变迁：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嬗变形式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国东北地区游牧民族的弓马文化在骑射的基础上随之发生了应然的蜕变，这种蜕变是弓马文化的文化内容与文化结构的变化，其大部分特质及文化整体发生了文化的变迁。文化变迁是在民族文化碰撞、交融的催化下，引起的内容和结构变化的一个文化裂变的连续性过程[26]。（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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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示意图摘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社会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23页。
弓马文化的文化变迁实质是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作用下，对骑马、射箭的整合、重塑与蜕变，其功能嬗变为新的文化形式。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既有稳定性、传统性、继承性，但也处在不断的更新、创造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也是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27]。游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文化变迁中逐渐改变了其原有的形态和面貌，嬗变为新的文化产物。调查研究表明，东北六个游牧民族的弓马文化项目数量达31项（见图2），已成为各游牧民族竞技、休闲、健身、娱乐、祭祀或重大节日的重要活动内容。例如，蒙古族最为经典的蜚声海内外的那达慕大会，期间举行的射箭、马上射箭、赛马、挥杆套马、马上摔跤、马球、跑马拾哈达等传统体育项目的表演，就是对蒙古族弓马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展现[28]。锡伯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体育项目是射箭，由弓马文化所衍生出的传统体育项目还包括射古斯、叼羊、赛马、马上角力等活动，充分展现了锡伯族人民娴熟的马上技巧。柯尔克孜族弓马文化蜕变的传统体育项目较多，其中跑马射元宝、追姑娘、飞马拾银、马背对刺、叼羊是其弓马文化最为经典的诠释，深受族人的喜爱，已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言。另外，达斡尔族、鄂温克族以及鄂伦春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也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弓马元素，射箭和赛马是其重要的文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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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嬗变项目与数量
综上所述，东北地区游牧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滋生于生产、生活、军事等实践活动的弓马文化经历了一个逐步嬗变的发展过程，并演化成为具有游牧民族特色，彰显民族文化自信的特色传统体育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体系中的瑰宝。
2.2 传承与弘扬：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嬗变蕴意
现阶段，我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坚持文化自信，实现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发展是实现伟大复兴的坚实保障。在此背景下，加强我国东北地区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不仅是东北地区游牧民族自身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保障，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例如，中外著名的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共同的盛大节日聚会，赛马、射箭、马上拾哈达、挥杆套马等民族项目体现了游牧弓马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柯尔克孜族每年也要举行敖包大会，马上角力、跑马拾银元、跑马射元宝、追姑娘、叼羊等活动包含着游牧弓马文化嬗变的意蕴。由此可见，实现对我国东北地区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对弓马文化的嬗变与发展蕴含着重要时代意义。弓马文化不仅是东北地区游牧民族特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不仅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必然诉求。
2.3 融合与升华：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多元发展
文化多元化运动，源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0年发表《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报告。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国当代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和而不同”，独具中华人文特色的体育文化与全球体育文化的“和而不同”，是文化生态链的层层递进，体现了当代体育文化多样性价值[29]，“和而不同”蕴含着融合与多样，体育文化多样性价值的体现需要体育文化的多元发展，体育文化的多元发展需要多元运动文化的融合与升华。东北六个游牧民族蕴含着30余项民族骑射运动的弓马文化，其嬗变过程体现了文化的多元发展，彰显了游牧文化多样性价值的升华。弓马文化从竞技、表演、娱乐方面呈现多元化发展（见图3），竞技类项目已成为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比赛项目，表演和娱乐类项目相互交融多元发展，成为宗教祭祀、民风民俗、节日庆典中弓马文化的特色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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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多元化
近年我国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等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指导文件，2021年10月25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30]中第六点“坚持供需两端发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第26条指出“打造现代体育产业体系”，实施“体育+”工程，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等产业。在政策的支持与启发下，多样的弓马运动项目形成的弓马文化可与旅游相融合，推进弓马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实现其民族经济价值的升华。首先，弓马文化融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促进游牧民族旅游业发展。调查表明，根据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14年、2017年、2019年）评定结果，东北三省共评定少数民族特色村寨110个，其中东北游牧民族共27个，通过游牧民族特色村寨与游牧弓马文化的融合来吸引国内外游客，升华弓马文化的经济价值；其次，打造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产业经济带，助力东北经济振兴。例如，新疆将柯尔克孜族的马上角力，锡伯族的射箭等传统的体育项目融入旅游，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体育爱好者，创造了巨大经济价值。2014—2019年，新疆接待国内外游客从0.49亿人次增至2.13亿人次，旅游收入从650亿元增至3633亿元。在新疆体育文化产业成功案例启发下，建立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产业经济带，将具有开发价值的弓马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充实和丰富旅游内容，使其成为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剂”；第三，通过大型民族庆典与赛事，利用数字平台，加大弓马文化推广宣传。建立弓马文化数据库，通过数字平台、大数据加大推广宣传力度，升华弓马文化价值，使弓马文化享誉世界。
3.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时代价值
3.1 游牧民族精神抒写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是由中华各民族创造并经过长期传承发展而形成的具有展现民族特色、体现时代价值的身体运动文化[31]。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是东北六个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是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的民族认同有力维系着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使得本民族有着强烈的内聚性。根植于游牧民族血脉中的弓马文化是游牧民族精神的象征，体现着英勇无畏、为民族发展不懈奋斗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民族振兴发展，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例如，在革命时期东北游牧民族精神体现在面对民族生死存亡、争取民主自由的时刻奋起抗争，谱写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齐齐哈尔的达斡尔族人民在1914年—1916年反对军阀强行放荒招垦、霸占土地而开展的反压迫斗争；鄂温克族人民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联军，用各种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鄂伦春族人民对沙俄入侵者进行了坚决打击；锡伯族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在辽河平原与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等等。新时代，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以弓马文化为内核的东北游牧民族传统文化必将坚定民族文化自信，传承与弘扬勇民族精神，激发游牧人民努力奋斗的无限创造动力，凸显出催人奋进的时代价值。
3.2 特色文化价值助力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文化振兴。调查研究表明，东北游牧民族聚居地多以民族乡村为主，促进游牧民族经济水平的提升既是开展乡村振兴。2018年1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2]( 以下简称《意见》)的第七点“大力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中提到“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纳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文化等融合发展。”我国东北地区素有“白山黑水”之称，四季分明，山谷交错，河流纵横，森林密布，草原广阔。特殊的自然环境及地理地貌，是人们接触大自然、体验大自然的良好所在，为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创造了丰富而充足的资源保障，为大力打造弓马文化品牌，开展弓马文化体育旅游营造了优良的氛围。同时，《意见》指出：引导社会力量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业相结合，利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体育休闲旅游等项目，通过组织开展本民族、本地区特色的传统体育赛事、活动、表演，宣传体育旅游资源，扩大市场影响力。为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提升文化品牌意识，坚定开展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方向。例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是最具弓马文化特色的盛大节日，也是开发最为成功的弓马文化旅游品牌，其影响力已延展至国际，深为国内外游客的尊崇与喜爱，其巨大的经济价值已得到充分的印证。由此可见，弓马文化蕴含着重要的经济价值，通过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与高效利用，必将对游牧民族聚居乡村的经济建设与繁荣产生积极的影响，弓马文化具有彰显美丽乡村文化底蕴，打造游牧民族文化标识的重要价值。
3.3 独特珍贵遗产彰显民族文化魅力视听资料等材料。
2017 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1]中提到“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整理研究和保护传承。”2018年1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2]提到“加大力度支持民族地区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推动优秀少数民族体育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支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21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4]指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得以孕育、发展的文化进行整体保护，突出地域和民族特色。”三个文件的颁布实施均表明，新时代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应该具有战略文化的发展高度，加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鼓励优秀传统文化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珍贵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彰显民族文化魅力、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传统体育是我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传统体育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但通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32]的查阅，从2006年第一批至2021年第五批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557项，其中黑吉辽三省传统体育仅有5项，而游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零项。这表明我们还要加强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整理、传承发展，尤其是要使弓马文化这样的珍贵文化遗产升华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彰显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弓马文化历经千百年传承至今，已成为东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文化标识，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传承与保护价值。新时代，我们要充分挖掘整理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珍贵的时代价值，按照县、市、省、国家的顺序与程序，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大对东北地区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力度，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3.4 蕴含教育价值提升民族综合素质
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具有突出的教育价值，“弓马”技艺不仅能够培养学生身体运动的力量、速度、灵敏、手眼脚协调能力，还能培养学生勇敢顽强，勇于拼搏的意志品质，是向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材和特色手段，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关键枢纽，民族民间传统体育传承应当通过学校这个青少年活动的主要阵地面向青少年展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宣传，从而促进青少年了解“本土体育文化”，并养成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进而成为优秀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精神的传承者和弘扬者[33]。调查研究表明，东北部分高校引入了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例如，沈阳师范大学专业选修课程设置了狩猎、民族游戏等，公体课设置了满族的珍珠球；齐齐哈尔医学院将踢毽、拔河等项目作为阳光体育的内容。但开展体现弓马文化的民族体育项目较少，或许是由于场地、马具、弓箭的运用存在实际困难，但为了发挥弓马文化的教育价值，我们可以引进社会群体参与来助力弓马教育价值的实现。例如，马术是注重文化和礼仪的“优雅运动”，精致的礼帽、典雅的长裙、笔挺的马甲、锃亮的长靴……，能给孩子一个深刻的文化体验，对孩子的身心培养具有重要教育意义。数据表明，2016年开始，国内马术俱乐部就超过823家，与此同时，国内二、三线城市的马术俱乐部每年会新增20家至30家。由此启发，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参与的方式将弓马文化俱乐部与学校体育教育教学融合发展，实现现代与传统的融合，彰显弓马文化民族特色教育价值，全面提升民族的综合素质。
3.5 “多元一体”价值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4年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4]；同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强调：“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35]。”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2020年2月，国家民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再为新时代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政策指引[36]。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一体性，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37]，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共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是“一体”中的“多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要素组成，是构成“一体”的要素和动力，与总书记关于“一体”与“多元”辩证关系的论述相一致。东北游牧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共性元素，是“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游牧民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认同，“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将中华民族一家亲牢不可破，开拓了游牧民族团结进步的新思路与新征程。同时，费孝通先生在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在各民族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兼有“分裂和消亡”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多元一体具有“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特点[38]。费先生的论述为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缘起、嬗变与时代价值的共性与个性发展提供了论据，与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相辅相成，论证了弓马文化在嬗变过程中又各具个性的原由，体现了“一体”与“多元”辩证统一。2021年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39]上进一步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这深刻表明了全国各族人民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体”中的动力价值要素，具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其“多元一体”价值必将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赓续不断担负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发展路径
4.1 深入开展挖掘与整理，强化弓马文化申遗保护工作
弓马文化是东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文化标识与内核，实现对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振兴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践行新时代赋予的全新使命的重要途径。弓马文化是游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确保新时代下弓马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东北地区游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与整理具有必要性，需要东北地区游牧民族聚集地的各级政府、文化部门、高等院校以及科研部门应积极深入到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区，采用民间走访、文献查询、资料收集等手段，对游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全面的挖掘与整理，并通过归类、整合使之形成体系。首先，对我国东北地区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缘起、嬗变历程以及社会价值进行全面的阐述与分析，了解与把握弓马文化的实质及其所蕴含的重要的社会价值，为申遗工作的开展提供保障；其次，东北地区游牧民族聚集地区的各级政府，应加强对彰显弓马文化特征的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建档归类，采用逐步申遗，渐成体系的方法，来逐步完善游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申遗工作；第三，建立健全游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申遗工作的保障机制，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示精神，制定完整的审核机制，从政策、资金等方面基于大力的支持，对弓马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支持与保障。
4.2 推进弓马文化进校园，筑牢弓马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校园文化共同体
伴随着我国学校体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被引入到校园，成为学校体育教学的课程，有效地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学校校园的传承与发展。实践证明，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植入学校校园，是增进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了解、认知与感悟的重要手段，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而且对于丰富校园体育文化内容，开展民族文化教育，均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鉴于此，应加大对东北地区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宣传，积极将其引入到校园，使之成为学校体育文化的重要内容与体育教学的重要课程，进而达成在校园的普及与弘扬，这需要专家学者、教师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应根据不同级别的学校对游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适当的优化，在确保“原汁原味”的基础上，提高其适应性，进而为实现东北地区游牧民族弓马文化在东北游牧民族聚集地区乃至全国各级学校的推广与普及提供坚实的保障。通过走访与调查发现，目前弓马文化进校园活动在我国东北地区学校的开展尚未形成体系，规模仅局限在开设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高校，而绝大多数的中小学未能对弓马文化的课程进行引入。因此，加大对游牧民族弓马文化进校园的推介与宣传，不仅是游牧民族弓马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策略，也是夯实校园文化传承，筑牢校园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内容。
4.3 打造弓马文化旅游品牌，实现弓马文化传承与经济建设协同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化对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一个有效途径，大力开展民族文化旅游是实现文化功能与经济价值均衡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实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另一重要手段。首先，东北游牧民族聚居区的各级政府要鼓励引进社会各方面力量，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民俗特征及资源分布，开发与打造独具地域特色的弓马文化旅游品牌；其次，通过建设我国东北地区游牧民族特色体育小镇的形式，来打造弓马文化旅游品牌。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完善城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充满魅力的特色小镇和小城镇[40]。目前，在我国东北地区游牧民族的聚集地区均成立了“自治县”或“自治区”，这为打造民族特色体育小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各级政府应对本地区游牧民族的经济发展现状、民俗民风特质、地理条件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考察，发掘游牧民族的特色体育资源，来确保特色体育小镇的建设与发展；第三，借鉴蒙古族“那达慕”的成功模式，借助本民族的传统节日、祭祀活动等，开展以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表演、竞赛等活动为具体内容的旅游活动，以此吸引国内外广大旅客的参与，使弓马文化成为拉动区域经济的引擎，促进弓马文化与经济建设协同发展，成为新时代下东北地区游牧民族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载体。
4.4 举办区域性庆典及运动会，加强弓马文化竞赛与交流
2018年1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33]，其中第六点“办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事”中指出：“改革完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组织管理，发挥全国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引领示范作用，搭建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体育文化交流大舞台，因地制宜、结合实际举办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综合性赛事和单项赛事，推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可见，举办具有民族特色的区域运动会，开展单项赛事和综合性赛事，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是国家的政策指向。由此，东北三省应以六个游牧民族为单位，开展村、县（乡）、市、省等不同层次的民族运动会，加强地域间、民族间弓马文化的竞赛与文化交流，促进弓马文化等民族传统文化繁荣发展。例如，蒙古族开展那达慕运动会，促进民族间套马、跑马拾哈达、马球等文化的交流；鄂温克族在瑟宾节上开展套马、赛马等竞赛活动；柯尔克孜族开展敖包大会加强马上摔跤、马上拔河等文化互动；锡伯族在西迁节上开展射箭、赛马等活动。这些区域性民族节日庆典及运动会的开展，将会推进弓马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促进民族经济的增长。
4.5 推动弓马文化融入全民健身，促进优秀传统文化数据传承
2021年7月18日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41]通知，其中第八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指出：推进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鼓励体育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型。依据全民健身计划的方向性指向，我们要建立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数据库，塑造数据智能型弓马文化体育产业，并推进弓马文化融入到全民健身之中，丰富和拓展传统体育文化在全民健身中传播范围。首先，开展田野调查，建立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数据库，将马上射箭、赛马、挥杆套马、马上摔跤、马球、跑马拾哈达、射古斯、叼羊、赛马、马上角力、跑马射元宝、追姑娘、飞马拾银、马背对刺等项目的民族、项目名称、历史溯源、图片、视频、运动规则、参与人群、功能特点等录入数据系统；其次，运用轻软化手段，促进弓马运动项目文化的简单化、趣味化、多样化，突出游牧民族特色传统文化，激发民众热情，融入全民健身。例如，将射箭、射古斯、马术、马球、姑娘追等趣味性项目融入全民健身之中，拓宽全民健身内容，拓展弓马文化受益群众；第三，运用大数据、云平台等互联网传播手段，构建网络、电视、广播、手机媒体等多元化传播渠道，对弓马文化进行推介与宣传，增强弓马文化传播力度，将民族特色弓马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5.结语
东北游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蕴含的文史钩沉，是探究少数民族文化沿革及内涵精髓的重要载体。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沿循缘起→演变→蜕变→发展的嬗变主线：从“骑射”界定了弓马文化的缘起，从生产生活生存方式阐述了弓马文化生成的土壤与背景，从民族文化生成的形式、内容及环境总结了游牧民族弓马文化的共性；研究表明游牧民族弓马文化是在文化变迁中逐渐改变了其原有的形态和面貌，嬗变为新的文化产物，结合政策与实例论证了弓马文化的嬗变形式、嬗变蕴意与多元发展；解析了弓马文化的当代价值，提出弓马文化具有游牧民族精神抒写文化自信、特色文化价值助力乡村振兴、独特珍贵遗产彰显民族文化魅力、蕴含教育价值提升民族综合素质、“多元一体”价值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时代价值；提出了东北游牧民族弓马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深入开展挖掘与整理，强化弓马文化申遗保护；推进弓马文化进校园，筑牢校园文化共同体；打造弓马文化旅游品牌，与经济建设协同发展；举办区域性庆典及运动会，加强弓马文化竞赛与交流；推动弓马文化融入全民健身，促进优秀传统文化数据传承等科学路径。研究描绘了弓马文化的历史文脉，梳理了弓马文化的实践理路，开展了弓马文化的价值理析，共铸弓马文化时代价值与民族体育精神文化共同体，用民族特色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践行新时代大力传承、保护与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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